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蜀山劍俠傳

�上一回

第二三四回　奇景麗春秋 灼灼花枝明似焰　極光涵海嶽 沉沉丹井酷生寒

下一回�

話說衆人見了極光方共稱奇，那六角形的大小極光，倏地變成圓形，好似百餘輪大小華

日，朗照遙空。內中一輪，四邊忽射出無數長短大小不等的芒角，精光萬道，越發強烈。

緊跟着近側諸輪也受了反應，紛紛學樣。晃眼之間，滿天大小極光全受波及，各射出長

短精芒。一時霞光電射，銀雨流星，比起先前所見還要強百倍。端的乾坤僅有之奇，神

妙無窮，不可思議，決非常人所能懸揣。一會兒，極光又由分而合，漸漸往一處移動，

兩輪芒角祇稍一相接，立似有極大力量吸引，聯成一片，越聚越多，光也不再有規則。

等全聯上以後，忽似春雲舒捲，展了兩展，電一般略微掣動，倏地伸長，又恢復了初現

時的景象，變化神速異常。衆人多是慧目法眼，連金蟬、易靜、癩姑三個目力最強的，

俱未看出它是如何復原。方想主人說今日極光現時最短，時已子正，怎麼還無退意？耳

聽海上踏波飛行之聲，似有人來。正各低頭向陷空島海面查看，猛覺眼前一暗，那萬千

里長，橫亘北天的流蘇光幕已經不見，同時身上冷意爲之一消。這時北極正是晝夜長明

的季節，極光斂後，依舊斜陽照林，花明葉媚，水態山容，秀潤如活。再看海上踏波之

人，乃是靈威叟含笑走來。

易靜忙率衆人起立迎了上去，謝了島主賜宴盛意。靈威叟笑道：「北極荒寒，無甚佳餚，

祇有野果海物，不成敬意，何必言謝？諸位道友道法高深，會心不遠，島宮陣圖適纔想

已洞若觀火。今奉島主之命，來引諸位道友去往丹室盜藥，請即起行何如？」易靜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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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等末學後進，本來愚昧無知，莫測高深。幸蒙島主老前輩念其遠來不易，諸般教益，

啓迪愚蒙，又承道友引導指點，雖然管窺蠢測，略悉一斑，終恐法力淺薄，難勝重任。

無如島主大命，何敢不遵？祇好仰託島主福庇，道友雅愛，勉爲其難了。」靈威叟道：

「家師原以諸位道友必能勝任，不過想試驗一番，始有此舉。否則，靈玉膏雖然所剩無

多，續斷卻是盡有，早相贈了。不過諸位道友務要記準：前半陣圖埋伏，諸位道友大約

已知其中微妙，似難實易，無關重要，倒是中下層比較容易的兩處，卻要多請留意哩。」

易靜等謝了指教。靈威叟道：「新近島主在海面上設下與玄冥界相同的禁制，並曾立約，

無論何人來見，必須先由玄冥界和這裏海面安然飛越，方始相見。如有甚事要約，便須

通行完了迷宮疑陣，由丹井中層穿行，去往霜華殿中二次相見，方可應允。那疑陣共有

周天三百六十五個門戶，多高法力也難走完，稍一疏忽，便被陷入乩壇以內，兩儀之火

一齊來攻，決難禁受。這本是島宮中第一難關，也是諸位道友機緣湊巧，此陣已移往別

處。祇乩壇爲全陣中樞，內有好些法器，因那陣新移，不曾備妥，還未移去。雖因陣已

他移，難再發生妙用，仍能看見一點端倪，諸位道友一到就知道了。時已不早，請仍和

前一樣，凌波而渡，免有阻礙，又延時候，老朽前面領路了。」說罷，當先往海面上踏

波亂流而渡。衆人緊隨在後，各自運用玄功，在水波上凌虛飛駛。海面本來不遠，眨眼

到達陷空島。

金、石等八人均是初至，上島一看，那島作圓形，四邊海岸祇有里許來寬，過去便是適

纔對岸遙望的那一圈仰盂形的大圓島壁。因是海底萬年寒鐵築成，遠看已極輝煌，這一

近看，那島壁高約十丈，通體寒光閃閃，耀目生輝，光鑒毛髮。島岸淨是五色珊瑚靈砂，

襯得景象越發富麗雄偉，草木卻不見一根。先前易靜、癩姑入見島主，原由左行不遠，

由一圓門之中走進。這次靈威叟引了繞壁而左，一路言笑，繞行兩三里路，忽然停住。

島壁通體渾成，不見縫隙，祇衆人停處，壁上現有不少金釘，看去生鑄上去。及至靈威

叟用手分別推按，全能移動。衆人這時方纔看出，那金釘含有不少妙用。方在留心注視，

祇見靈威叟把金釘移動了七八個，便即停手，壁中隨起了金鐵交鳴之聲。跟着精光明滅，

那島壁似走馬燈一般，忽左忽右，兩面急轉如飛，不多時立處對面現出一個空洞，不住

變幻，一瞥即隱。急轉有二三十下，眼前一花，島壁靜止，壁上金釘不見，現出一個大

圓門，約有七八丈大小。隨了靈威叟入門一看，那圓壁外觀堅厚，實則紙也似薄。但是

共有九層，每層間隔約有五尺，分別兀立，門內並不相連。李英瓊見了奇怪，試用手乘

空略推，似甚脆薄，心中奇怪，笑問易靜：「適纔師姊所進的門也和這裏一樣麼？」易

靜搖了搖頭。英瓊方覺問得冒失，忽然身側似有微風飄過。如在以前，英瓊沒有看出人

影，必當是風。近來連經大陣，功力又復精進，知道有人隱身自側越過。因身是客，主

人又無敵意，適纔冒失發問已經後悔，料是宮中徒衆隱身經過，也許奉命來此窺伺，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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言有失，也未說破。那人也頗謹慎，原貼門邊隱身飛入，恰值英瓊想摸那門壁，故意退

向門側，無心中恰巧相值，兩下裏幾乎撞上，所以覺出微風颯然，由身側飛過。餘人均

因隔遠，不曾覺察。癩姑、金蟬與靈威叟肩隨而行，已快將九層鐵門走完，猛見靈威叟

面色驟變，喃喃默唸，自言自語，卻聽不出是甚麼言語，好似想甚麼心事神氣。將門過

完以後，靈威叟立即回身行法，將門隱去，全壁依舊渾成如一，強笑對衆道：「諸位道

友，成功之後，自有人引往霜華宮大殿與島主相見，歸路要近得多，無須由此出入了。」

衆人見他說時，面上神色不定，方在不解，靈威叟忽又說道：「老朽忽然想起一事，忘

了去做，意欲請諸位道友在此少候，不要走動，老朽少去即回如何？」衆人聽這幾句話

語聲甚低，意甚驚惶，料非爲己而發。易靜首答：「道友祇管請便，我等在此恭候便了。

」靈威叟隨縱遁光往前飛去。那九層鐵門以內正對着一條向前低斜向下的長甬道，與易

靜、癩姑二人第一次入門所見別處宮殿臺榭景物大不相同，恐有差池，俱都立定相候。

靈威叟去有刻許工夫，方始面帶憂急之容迴轉，見了衆人，強笑道：「老朽自不小心，

有勞久候。這條甬路乃通往丹井的密徑，途中已減少幾處阻力，故與先前二位道友所行

之路不同，後半所見卻是一樣。諸位道友仍照預計行事便了。」易靜暗察其辭色，不似

有甚麼虛假，祇不知他適纔之行，何事慌張。英瓊也未想到，靈威叟此行與進門時所遇

隱形自身側越過之人有關，也就丟開，並未在意。仍由靈威叟引路，往甬道中走進。那

甬道也和島壁一樣，俱是寒鐵所製，大小也差不多，路面微微往下傾斜。衆人剛走過去，

靈威叟道：「適纔諸位道友因老朽有事延誤，到時不免稍遲。由此甬道通行，雖可免去

前宮幾層阻礙，但盡頭處有一關口，也頗難破。此關不在先前二位道友所見之列，必須

老朽引進，也是如此。現在爲時將近，老朽拼擔兩分不是，索性把前面禁制停住，送諸

位道友直達丹井上層入口的靈癸殿前去吧。」易靜知道這麼一來，比起原路預計要少去

好幾層難過的關口，忙即謝了。靈威叟隨掐靈訣施爲，朝着前面說了幾句隱話。耳聽一

片鏗鏘之聲由遠處傳來，全甬道壁上立發出銀雪也似的光華，閃動甚疾。同時上下兩壁

一齊自行移動，電也似疾往前駛去，直和御劍飛行差不多少。晃眼回顧來路入口，已看

不見，纔知這甬道竟是活的，此時正往地面以下行進。正急駛間，靈威叟又道：「此是

島主法力，內有元磁真氣妙用。那盡頭處設有本島的吸星球，五金之質到此全被吸去。

我知峨眉飛劍與別派不同，開府以後，開讀長眉真人仙敕大書，得有天府真訣，所用之

劍，又均神物，不致被它吸去，但到底掙脫喫力，又是突如其來。我已命輪值弟子將此

球妙用止住，可以無阻。但是關口上禁法不曾全撤，仍要諸位應島主之約，自行衝破。

現已將到盡頭，請諸位道友各施法力準備，最好不用五金之寶，由一位在前開路，諸位

道友緊隨在後，看見前面有一輪銀光阻路，立即飛起，破光而出。外面便是丹井上面陣

圖所在之地，老朽不便隨往，自往霜華宮中恭候便了。」易靜道：「老先生如此盛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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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何以報？」靈威叟道：「此原家師意旨如此，諸位道友必欲不忘綿薄，老朽生子不肖，

名喚靈奇，不聽教訓，一意孤行，老朽又無暇管教。所幸此子雖然乖僻，尚知自愛，向

不與妖邪交往，爲此積怨也多。諸位道友日後相遇，稍微推愛垂注，便足感天德了。」

衆人自是謙謝允諾。石生和易震都是口快，正想告以適纔在海旁看見，未及開口，靈威

叟又似觸動心事，忽然說道：「老朽不才，事尚未完，前面即是甬道出口，可自依言行

事，恕不遠送了。」說罷，不俟衆人搭話，身已離地，化作一道寒光，朝前飛去，一閃

不見，神情比前還要匆遽。

衆人俱覺奇怪，方在談論，說了纔十幾句話，猛瞥見遠遠一點銀光迎面飛來，知道所說

關口已到。因身被甬道帶同飛駛，好似人在舟中順着急流而下，銀光看似對面迎來，實

則仍在盡頭處懸着，並未曾動。易靜本心想用散光丸、彈月弩二寶，因恐毀損主人法寶，

忙令金蟬取出玉虎當先；又令癩姑、英瓊一用佛光，一用牟尼珠，護住衆人身子；自己

將散光丸取在手中，又令衆人一同準備太乙神雷，以防萬一。所有五金之寶，全數緊藏

法寶囊內，一概不用。衆人動作原極迅速，剛剛準備停當，對面銀光已越現越大，晃眼

飛近。金蟬手上玉虎眼口中的兩道藍光，一道紅光，已然遠射出百丈以外。衆人也各自

如言施爲，同時聯合飛起。仙家至寶，果然不同，衆人纔一離地，那甬道便已停止飛移，

銀光已停住。衆人身還未到，那藍紅二色三道精光，已似長虹電射，直向銀光中衝了進

去，當時衝開一個大洞。衆人遙見內裏似一光衖，看去約有十來丈深。知已無礙，忙把

遁光一催，在佛光寶光環繞之下急飛過去，一晃飛出銀光以外。

易靜、癩姑一看甬道外面果是首次入宮時，靈威叟奉命引往的島宮中心，丹井上層靈癸

殿前設陣圖的所在。記得此處相隔島面已數百丈之多，來路甬道祇是微微前傾，後一飛

動，更是平行，怎會下得這麼深？及至回顧那來路甬道，正飛也似和吊橋一樣往上懸去。

銀光搖曳中，似見靈威叟影子一閃，晃眼離地百餘丈。再看殿的右旁上空百餘丈，也有

一團銀光懸住，與此東西相向。知那甬道伸縮自如，高下由心，連自己這等目力，事前

誤認是縮地之法，均未看出，主人法力，可想而知。如非先有默許，故意命盜，另具深

心，要想深入丹室重地盜此靈藥，更不知如何艱難呢。事前已有成算，便不往別處去走

動，徑直引了衆人往殿前陣圖正門走去。

金、石等八人初到，見當地乃是一個又大又高的天井，相隔上面出口，少說也有三四百

丈。立處是在井當中的一片廣場，大約百畝以上。身後是一座白玉建成的大殿，四邊井

壁。另有幾所玉室。因下面丹井在陣圖中心，陣不曾破，不知多深。前面陣圖，祇在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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晶一般的平地上面，畫就兩儀、四象、九宮、八卦的圓點，乍看井無異狀。因易靜、癩

姑俱說內中奧妙非常，比起易象上的河圖不同，要多生出好些變化，不敢冒失走進。各

照預計，先由易靜率了甄、易弟兄四人去打頭陣，將陣勢引發。等到生出變化，再由癩

姑同了金蟬、石生、阿童、英瓊等五人，如法施爲，把反河圖後天五行制住以後，易靜

等五人再倒換着穿陣而下，去盜靈藥。不過這陣圖反應是在丹井之下深處，中間還有一

層阻隔，均須破去。而那丹室由井底元磁真氣吸住，變化無窮，深沉隱現無定，神妙不

可思議，差之毫釐，謬以千里，稍一疏忽，便被磁光閉在室內，連人都走不脫。所以事

前必須仔細想好下手步驟，絲毫不能疏忽。這還是主人臨時變計，改了入口，又得靈威

叟之助，一直引了深入。否則由上面井口直下，連同宮中埋伏，共有十三層禁制之多，

如一層層破去，就是法力多高，所至均能得手，也須二日以上。現在共祇剩了三層關口，

雖是極難之處，到底省時省力，並還可以斷定主人心思，實是借此考驗，並非不與。陷

身受害之事，已決無有，比較放心得多了。

當下易靜等五人各照圖宮門戶，方位途向，由正門走入。按照度數，繞行地上圓點，先

往中央元正宮主位上立定，再指揮甄、易等四人分向四方。等把五行方位一齊佔住，用

傳聲之法告知陣外五人，令同駕遁光飛起，對準當中井口，覷定下方。等自己引動陣勢，

用法力現出當中主宮上丹井深穴以後，立即穿井而下。餘仍各照預計行事。癩姑等五人

依言飛身上去，往陣圖中一看，下面一色水晶地面，除了那四五尺大小的河圖形的白黑

二色圈點外，並無洞穴。知道丹井深穴在正宮一元主位上，爲陣圖等所隱，急切間看不

出來。便令同行四人留意，注視下面，不問陣圖變化如何，丹井深穴一現，立即穿井而

下。一面各把飛劍法寶取出，準備應用。易靜估量一切均照預計停當，立即施爲。先施

法力，將五宮正位制住，再將陣法觸動。手揚處，一聲雷震，那地面上河圖圓圈，立即

變滅閃動，急轉如飛。易靜也不去理它，依然守定原位，靜待時機。正打算乘隙下手，

那些圈點往來交織，穿梭一般數十轉過去，忽然連閃兩閃，全都隱去。同時發出一片五

色煙霧，將全陣籠罩。遙聽地底起了風雷之聲，知道下面陣圖已然發動，生出反應。

這上層陣圖，主人既先已泄機，易靜又是行家，上來先將五宮正位樞機要地制住，祇將

陣勢略微引動，不去觸發它的妙用，所以顯不出此陣威力。下層陣圖已全發動，便無如

此容易。適見陣中地面宛如水晶，與陣外地面有異。陣的大小又與上面丹井相同。照此

情形，不特一元主位中空，恐怕全陣地面都是空的。少時等把彩煙破去，下面井穴便許

全行現出。最後去往丹室盜藥，還少一人，自己如能同下最好。無如上層看似容易，無

甚阻礙，但這一元正宮主位，乃全陣主要命脈，必須大法力之人方能制住。癩姑法力雖

高，但看事稍易，經歷比己較差，不甚放心。和她對換，仍不能多出一人。而下層陣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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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仗上面五人將五宮正位制住，纔能減去它一半威力，怎麼也不能多出一人。易靜想了

又想，還是仍照預計行事。且看癩姑等五人到了下面，能否仗着各人的異寶仙劍，衝開

禁制下入丹室。如若不能，再拼冒奇險，索性連上面五人一同下去。好在衆人有幾件護

身的法寶，湊在一起，至多盜藥不成，出時再把主人陣圖法寶毀去一些，那也是主人自

願如此，不能見怪。一行十人，總可全身而出，決不致有甚兇險，或是被困在此，不能

脫身。心中尋思，那彩煙也在不住明滅變幻，下面那井穴卻不能現出。

易靜正囑咐甄、易弟兄四人各運玄功守住心神，將法寶飛劍護身，凌空鎮制，各人五方

主位不可稍微移動，也不可腳踏實地。那五色煙霧明滅變幻了一陣，忽然發出妙用，化

爲青、黃、黑、紅、白的強烈光焰，按着五行生剋次序，各朝相剋的方位狂濤一般涌到。

易靜深明陣法，自不必說，南海雙童本來法力不弱，祇有易氏弟兄功候稍差，但開府時

得有師門心法，近甚精進，事前又得易靜詳細指點，再三叮囑，一任來勢多兇，祇守定

原陣位，加意防備，終不爲動。那各色光焰，來勢十分猛烈，眼看就要壓到身上，忽似

電光過眼一般，自行消滅。當時形勢看去奇險，百餘丈高的光焰四面夾攻，怒濤一般涌

到，所剩也祇各人所守五宮正位不足方丈之地，照那迅急之勢，連眨眼的工夫都沒有。

偏是到此即行消滅，不能侵害。

易靜知道此時祇要用法寶飛劍抵禦，或是心神搖動，鎮制不住，各人所守陣地立被侵入，

爲其所乘。那時全陣威力一齊發動，就有法寶飛劍護身，不致受害，便破此陣也非一定

不能。然而，一則險阻橫生，二則下層陣圖立生變化，移向上層井穴，當時便爲元磁真

氣封閉。就能勉強破陣，盜藥一層更無望了。易靜因恐兩個侄子萬一看見五行精光當頂

壓到，年幼無知，膽小氣餒，忘了前誡，誤以爲所立陣位受了剋制，妄思抵禦，壞及全

局，先還有點擔心。及見先是東方乙木所化青光朝甄兌飛去，甄兌神志安定，未爲所動。

跟着戊土黃光朝自己中宮飛來，自己更不會搖動，黃光消滅。黑光又朝甄艮南方陣位上

涌去，也和乃弟一樣。易鼎、易震，一西一東，守的是庚金、乙木兩宮，恰落在後，有

了前三人的榜樣，斷不會再冒失行事，這纔放心。二次傳聲給癩姑等五人，時機將至，

並告以陣中五行以逆行之勢，自向各宮正位攻來，中藏變化，看似相剋，實則相生，消

長盈虛之中，藏有無窮微妙，上陣是體，下陣是用，尤爲神奇。到了下面，務要仔細。

照此形勢，祇恐自己必須在上層鎮制，不能分身，請癩姑一人主持，相機行事。餘人必

須聽命進止，不得妄自行動。話剛說完，陣中五行反克已全應過。最末白光一閃，剛要

另生變化，五色輕煙二次剛要冒起，易靜早迅雷不及掩耳，一聲號令，彈指將一粒牟尼

散光丸發將出去，一叢星光立在中宮陣位以內，自行爆裂，光雨星飛中，輕煙四下消散。

腳底銀光突現，一閃即滅。晃眼上面卻出現一片銀色光網，將全陣籠罩在內。頭上丹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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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口，已爲銀光封閉。衆人俱在光網以內，腳底竟是全空，現出下面丹井，黑沉沉看不

見底。

易靜等五人所鎮守的五宮陣位上，卻現出五團丈許方圓梅花形的法臺，凌空浮立不動。

初入陣時，所見地上圈點卻變作大小數十團斗大寒星，仍按河圖原形凌空位列，精芒電

射，耀眼生花，寒光逼人。易靜、癩姑等雖知陣形必要復原，卻沒有料到變化得如此神

奇。法臺一現，當時心中更悟出此陣奧妙。遙制下層固稍容易，而此陣的威力妙用也顯

了出來。深喜適纔沒有冒失破陣，免去了多少危害阻滯。癩姑雖沒易靜年長經歷得多，

卻也內行，瑜亮並立，無多軒輕。初意乘隙往丹井中猛衝下去，及見井穴隨原圖形一同

現出，上面反倒漆黑沉沉，知道上面不再觸動陣法，或是攻入下層陣內，決不會再有變

化，樂得看準形勢，再行下去，無須急急便往中央法臺之上飛落，先令金蟬往下觀察。

金蟬運用神目，定睛往下注視，見井穴越往下越小，離上面二百丈左右，便見地面。與

靈威叟所說丹室之類，也決不似下層陣圖所在，略有晶光反映，好似一片堅冰凝成的空

地，不見一人一物，也不似有甚法術埋伏。自從入宮以來，到處光明雪亮，就說丹井太

深，上有這麼強烈的光華照將下去，地方又較上面小，不至於會如此黑暗。

易靜聽金蟬說了下面情景，暗忖：「這上下兩陣中間還有一層阻隔。第一次靈威叟引來

觀察，各層埋伏禁制，均經詳說它的妙用以及機密之處，獨對這一層，祇說不比尋常，

可憑自身法力破去，無須有所顧忌，語甚簡略。當時因他對於其餘十二層的關口以及丹

室微妙之處，卻是語焉惟恐不詳，祇差明言破法。惟此一層，好似知道自己必能勝任，

順口帶過，自然不好意思深問。自來有形者易識，無形者難測。金蟬神目專能透視雲霧，

洞矚深幽，當無看差之理。按說上下相隔祇二百丈，自己和癩姑雖然目力不如金蟬，也

是法眼慧目，竟會看不到底，祇覺一片冥黑。丹井四壁，多半空凹，如非埋伏隱藏凹處，

下視不見，就許真非尋常禁制。主人既有心試驗一行十人法力，偏又盡吐機密，惟恐其

不能成功，心意莫測。也許主要試驗的便是此處，也自難說。初意上陣五宮正位制住，

等它變化過去，現出井穴，便可直看到下層陣地。中間阻隔，必在四邊，或是凌空設置，

至少下層陣地總可看出端倪，不料會是如此境地。主人果着重在這一層，必較上下兩陣

尤爲難制。」見癩姑仍和金蟬同運慧目往下觀察，一問，也和自己一樣，用盡目力，一

無所見，便把所想說了。

癩姑聞言，深以爲然，見看不出甚端倪來，祇得下去。因下面還有一關，癩姑預存戒心，

爲防萬一，還令一行五人相偕同下，到了下面，不要散開。易靜不放心，自上下視，眼

看五人在癩姑、阿童兩道佛光環繞之中一同下降，起初佛光頗強，但不能燭照上下，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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覺奇怪。及至降到百丈以下，祇是兩圈金色祥光在暗影中降落，一會兒止住，似已落向

金蟬所說地面，光影雖仍可見，但五人身子早已隱去，光以外便是暗沉沉的，彷彿墜入

聚積濃密的暗霧之中。及問四方主位上的甄、易四人所見如何，因四人功候目力俱差得

多，更是三四十丈以下便看不見光影。暗忖：「二人佛光，多深多遠皆能照見，怎看去

光華這麼弱？甄、易四人竟看不見。」易靜方知有異，正自憂疑，忽見兩道佛光分開，

同時英瓊的牟尼珠，金、石二人的玉虎、金牌，也相次出現光華。牟尼珠光最強，但也

不能燭照上下，祇是十餘丈一團祥光，在下面遊動。餘人寶光均差不多。五人七八道光

華在暗影中往復遊行，分合無定，看去似在尋覓下入第二層陣圖的門徑，並未遇甚梗阻，

心中稍寬。

原定癩姑到了下面，如有險阻，便即傳聲告警。易靜久候無音，正欲問訊，忽聽雷聲，

又見五人先後如有所遇，多是欲前又卻，退得甚慌。退不幾步，又往側閃，橫出不遠，

又折回來，宛如鑽窗凍蠅走投無路之狀。心知不妙，忙即傳聲問故，也無回答。耳聽五

人發動太乙神雷之聲，空洞傳音。五人神雷多有功力，癩姑尤勝，不比泛常，井穴中空，

聲應猛烈，聽去卻是悶啞，好似有甚東西將雷聲緊緊壓住，並不洪大，不似往日神雷一

發，便石破天驚、山搖地動之勢。雷火光華，更是一絲也看不出。跟着五人寶光便零落

散了開來，除英瓊還在緩緩移行外，餘人均未再動。寶光仍在，知道人雖無害，但必受

制被困無疑。自己如離陣位，恐又生出別的疏失，其勢不能捨此往援。再者五人均有至

寶防身，癩姑法力尤高，與己相等。這五人不比甄、易四人，各有其勝人之處，如均失

陷，自己下去也不一定有用。傳聲不聽迴應，可知五人初下時便已受制，祇在奮力掙扎，

各將法寶、神雷一齊施爲，終無效果。祇不知癩姑那麼精細機警的人，既然看出形勢不

妙，怎不先以傳聲相告？自己發問，好歹應有回答。相隔這麼近，本來無須行法傳聲均

可聽到，竟無音響。如說聲音被人禁法阻住，兩不相聞，神雷之聲不過悶啞，怎又聽見？

易靜正在憂急不解，猛然眼底雪亮，定睛往下一看，下面井穴已上下通明，不特癩姑等

五人歷歷如見，並還多出兩人，在一片水晶的空地上敘話，空穴傳音，也清晰可聞。七

人立處不遠，正有萬千團如雲絮的白影，雪浪山崩，往四邊退去，晃眼無蹤，竟沒看出

那是何物。知已無事，不禁驚喜交集，出於意外。

原來癩姑等五人下降時，先覺越往下光景越暗，漸漸佛光所照，不能及乎兩丈以外。身

上也漸覺寒冷，好似常人寒天進入冰窖一般。如非先前席上喫了許多異果，陽氣充旺，

絕對支持不住。癩姑一想：「不好！沿途行來，所遇酷寒之區不下三四萬里，那時未服

靈果尚且能耐，現又服了許多純陽之果，竟會如此冷法。這井穴以內，必是北極冰雪奇

寒之氣所聚，比起來路所經數萬里冰天雪地酷寒之區，必還更冷千百倍。不然，哪有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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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冷法？」因出意外，疑在室中本來如此，一心祇防下面埋伏，全沒想到寒氣厲害。忙

令金、石、阿童、英瓊四人各運玄功祛寒，一同戒備着，仍往下降，果然冷得好些。祇

是元氣運行，不能稍閒，否則便冷得難耐。衆人俱想：「丹井以內如此奇冷，最下層已

近地肺，陰極陽生，總該暖些纔是。否則縱然修道人多冷也於身無害，如比此還冷，破

法盜藥，也就不覺要難得多了。」正尋思間，身子落在平地之上。那地有似堅冰所成，

光景越發黑暗沉冥，佛光圈外，連地面都看不見。玄功稍停運用，便覺頭暈氣促。上方

和四外，均似有大力壓來，祇癩姑和金、石三人稍好，英瓊、阿童便一個比一個覺着難

禁。

起初癩姑見井穴之下黑得厲害，便恐主人有甚花樣，戒備也頗嚴。及見人已到地，除奇

冷奇黑外，並未見有別的異兆。幾次和金蟬運用神目法眼，仔細觀察，始終見不到一絲

痕跡，也未見有煙霧之類，越料是固有景象。下陣和丹室俱在足下，先率四人草草循行

了一陣，覺着冰面堅厚異常，通體如此。始而不肯毀損，祇想尋到門徑，相機下降。及

至走了一陣。到處試探，俱是實體，那堅冰和來路所經冰原相似，直不知有多少丈深厚，

而堅固更遠過之。門徑毫未找到，酷寒之氣又由腳底侵入，比起初下來厲害得多，玄功

運用更難停止。癩姑一見不好，因這一關並無埋伏禁制，祇是酷冷難禁，估量底下比較

溫和，下降越速越好。否則雖以玄功運用本身純陽之氣祛寒，也祇保得身心不致受傷，

頭面手足，仍是難耐。無奈地面廣大，黑暗異常，也許下口甚小，急切間不易觀察出來。

想了想，強忍奇寒，告知衆人，令各將防身法寶取出，分將開來，四面尋找。

金、石等人聞言，猛想起適纔爲防飛劍被元磁真氣收攝，降時又未遇甚埋伏阻礙，祇顧

運用玄功禦寒，連防身法寶也未取用。這等奇冷，興許這幾件仙佛兩家至寶能禦奇冷，

也說不定。立即分別取出一試，除英瓊牟尼珠稍好外，餘人仍是一樣冷法，並不比佛光

強些，但又宜靜而不宜動。衆人均不能盡識此珠妙用，如任英瓊按照乃父李寧所傳白眉

坐禪之法，祇要坐上半個時辰，此珠立生妙用，至少也可將那寒氣消去一半。俱因急於

尋找出路，以爲此寶勝強無多，如若行動，便和衆人相仿，無所用之，仍照預計分散開

來。阿童更是好奇，分開時，試把佛光收去，看看冷得如何。哪知光外酷寒，更勝百倍，

光纔一撤，立覺一種大得出奇從未經受的奇冷之氣，由上下四外急涌上來。當時七竅皆

閉，通身疼痛如割，氣血均欲凍凝，這一驚真非小可。猶幸佛門真傳，佛光收發均極迅

速，慌不迭重又放起。就這收發瞬息之間，雖然見機得快，未致受傷倒地，人已凍得透

骨，心脈皆顫，再如稍遲，便無幸理。纔知幸虧佛光護體，擋了不少寒氣，否則誰也不

能禁受。衆人如非那幾件至寶防身，也萬無幸理。越想越膽寒，惟恐金、石二人一時疏

忽，蹈了覆轍，想趕去警告。無如死裏逃生，驚魂乍定，元氣運行尚屬勉強，怎能停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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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且口爲寒氣所逼，也無法開張。祇得一面用師傳心法，一面隨定衆人，姑且分頭找那

出路。

癩姑因傳聲須用真力元氣，防寒要緊，又未見有禁制埋伏發動，不欲徒亂人意，故此未

向上面易靜相告。及至率衆尋找，當地已被踏完，仍找不出一點線索，寒氣卻更酷烈。

正打不出主意，阿童人漸復原，由側面走來，兩人恰好對面。想起適纔兩道佛光聯合，

冷要減些，忙迎上去合在一起，強掙着把前事說了。癩姑聞言大驚，暗忖：「照此情形，

這奇寒之氣多半有人暗中運用。對方所設關口阻礙，便是指此。靈威叟不肯明言，並說

一行十人法力可破，便將這全副地面毀去，也無甚話說。這類窮陰極寒之氣，用純陽雷

火破它，想亦不難。自己一味顧惜主人情面，以客禮自居，總想善進善出，幾乎中了道

兒。」想到這裏，忙追上衆人，告以各分四方散開，看自己手勢，隨同下手。等分別說

完，人已冷極，又運用玄功，稍微喘息，然後居中飛起，發出太乙神雷，朝地面上打去。

初意測不出冰面厚薄，仍不欲全數毀去，祇想攻穿一洞，以便下降，雷火威力不大。及

見雷火發出，與平日發雷情景大不相同，好似上下四外均有極大阻力逼緊，不往四外橫

飛。雷聲不猛，火力也弱，一震之後，地面上依然如故，全無傷損。降下細看雷擊之處，

祇有一些冰紋白印，晃眼復原如初。情知難攻，那寒氣酷烈奇盛，不可思議。雷火爲奇

寒之氣所逼，威力消滅了多半。冰面至厚，即爲雷火炸裂，寒氣一凝，重又長滿，非用

全力不可。便即發令，一同施爲。金、石等四人聽雷聲甚悶，火光不強，也甚驚奇，各

以全力施爲。癩姑發雷，自然更猛。滿擬如此猛烈的連珠太乙神雷，便是整座山嶽也被

攻穿，何況這等冰凝之地。誰知這一來倒是奏了點效，祇是冰面一破，局勢也越發不利。

先是癩姑居中發雷，雖然雷火之勢不如往日強烈，因出全力，玄門太乙純陽之火，威力

終非尋常，霹靂連聲，金光雷火猛擊之下，冰面倏被擊裂開一個大洞。祇是冰層太厚，

尚未攻穿，四邊寒氣也被盪開不少，寒威爲之大減。癩姑因四角上金、石四人也和自己

一樣，未將冰層穿透，心想：「全冰層大約厚薄相同，分散爲弱，不如召集到中心來，

合攻一處，較爲容易。」方打算飛身過去傳知，恰值手中一雷發下，祇見陷裂之處，突

涌起數十丈一團白影，看去似雲非雲，似雪非雪，似實似虛，不知何物。方疑冰層將要

穿透，揚手又是一大團雷火發下，猛瞥見陷處火光忽滅，先發雷火竟喫白影包沒，便即

消滅。後發雷火本是連續下擊，那白影來勢特疾，正好迎上，兩下一撞，又喫白影包沒，

雷聲火光一時都隱。心中大驚，又看不出是甚法術。跟着連發神雷，俱是如此，白影依

然潮涌而來，一毫也阻止不住。勢子雖急，卻極散漫，好生驚疑。自恃佛光護體，並未

退避，還想另用法寶去破，略一停頓，猛覺奇寒侵體，勝沐冰雪，冷不可當。知道無力

抵擋，忙往側面閃開，猛又覺身後一股奇寒之氣襲上身來。回頭一看，身後忽現出一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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雪人也似的白影，口中似在噓氣，奇寒刺骨，皮面如割，立時打了一個冷戰。又急又怒

之下，也不問是人是怪，揚手一太乙神雷打去，又往側面閃避。剛把法寶取出，未及施

爲，眼看雷火到處，白人擊散，又化成那似雲非雲之物，漫地湧來。同時又是一個寒噤，

身後又有奇寒之氣撲來，祇得回顧。這回身後又現出同樣一個雪白人影，便連神雷、法

寶一齊飛出。哪知並無用處，雷火寶光到處，白影一散，仍又化作那似雪非雪之物湧來。

一近身旁，便覺酷寒侵骨，難於禁受。尚幸所化似雲非雲之物，勢子雖疾，除頭一起蔓

延較廣外，餘者都祇涌到十丈左右便即停住。無奈此散彼起，循環不息，老在人身後左

右出現。急得癩姑咬牙強忍，運用玄功，把全身法力法寶全使出來，終無用處。金、石

等四人所遇也是如此。

一行五人，似這樣左閃右避，連發神雷，施展法寶，絲毫無奈他何，反倒越現越多，滿

地都是。寶光影裏，那白人通身上下雪也似白，更無一絲異色，兀坐地上，不言不動，

祇是寒氣越重。後來五人手足皆僵，委實難禁，眼看難以支持。癩姑分明聽到易靜傳聲

問故，卻無餘力回覆。正打算引頭率衆先退上去，和易靜商量，打點好了主意，二次下

來。石生機智，那白人宛如冰雪之質，還比玉白，身量均似十三四歲的幼童，猛想起先

前送酒席來的兩個道童行時曾說，所居在丹井中陣圖側面小屋之內，到此如有阻難，三

呼寒光、玄玉，必有應驗等語。下時還想就便尋他二人，因未到達所居之處，又忙於尋

找下降道路，無暇及此。現在遇到難關，何不一試？心念一動，立即忍着奇寒，如言高

呼：「寒光！玄玉！二位道友何在？我們尋你來了！」

石生本是靈石精氣所鍾，資稟特異，外表雖和衆人一樣，多半手僵足凍，面如寒冰，微

一開口，冷氣便往裏倒灌，體內仍是充滿陽和之氣。比英瓊全仗珠光護體，雖冷而不酷

烈。祇是手足能夠運用自如，內體仍是寒冷，玄功運用不能稍停，還要勝強得多。心更

靈巧，未喚人時，先把太乙神雷向外連發，乘着面前寒氣略微盪開，再行開口，所以並

不十分爲難。連喚兩聲，均無迴應。知道二童住在下面，上隔層冰，又爲衆人雷聲所亂，

不易聽到，意欲告知衆人，暫停發雷。無如四外俱喫似雲非雲之物所阻，那白人更在各

人身後身側出之不已。不用雷火，白人口中噓氣更是酷寒，中人勝如刀箭。擊散以後，

又化作冷雲湧來，左右前後，棋佈星羅，皆是此物，五人全喫隔斷。如要衝越過去，也

非一定不能，祇是奇冷難當，如與衆人會合，必須要連衝過好多處的雲堆。稍微挨近，

已覺冷極，何況由內衝過，好似一個常人，冬夜奇寒，由十餘處雪堆中挺身穿過，實無

此勇氣。大聲呼喊，又聽不見。祇得姑且運足丹田之力，試再呼喚幾聲，如仍無效，再

打主意。哪知其應如響，第三次呼聲剛剛出口，猛覺面前冰地宛如波浪起伏，腳踏上去，

其軟如綿，心還不知二童要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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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想再喊，眼前倏地一亮，全場上所有白人，忽似雪獅就火一般，自然崩塌，一齊化作

那似雪非雪之物，退潮也似往四外散去。同時全井上下大放光明，寒威盡斂。面前銀光

連閃，現出兩個白衣童子，正是寒光、玄玉二人。石生自是喜極，癩姑等四人也甚驚喜

出於意外，忙聚過去，相見稱謝。石生先謝了兩童解圍之德，因見地面已然復原，四外

寒雲尚未退盡，便問丹井如何可下？此是甚麼法力，冷得如此厲害？二童笑對石生道：

「島主想借重諸位的，便是這層關口，此乃爲北極萬載玄冰寒雪精氣所萃，經島主用極

大法力並借地利設成。此地名爲戰門，歸我二人主持。本來無論仙凡，均難禁受這酷寒

之威，何況諸位道友又不知此中底細，誤發太乙神雷。陰疑於陽，正犯此間大忌，於是

寒威更烈，雷火越多，越覺冷了。適奉島主法旨，祇要諸位道友能在此停留一個時辰，

不爲寒氣所傷，便可開放門戶，聽憑下去。不料發放雷火，激發萬載玄霙，比前冷更百

倍，諸位道友仍是無恙，即此已爲島主心期。如非我二人還想見識諸位道友神通，便是

道友不出聲相喚，我二人也自出見了。適在海邊之言，原以石道友一見如故，這裏奇寒

難當，恐到時盜藥不成，反爲所傷，意欲略徇私情，萬一諸位道友稍覺難支時，可以略

效綿薄，相助出險，萬想不到是這等情景。假如換了法力稍差之人，休說與萬載玄霙相

持，便初下來那一段，無須降到冰層之上，祇離上陣百丈以下，氣血便要凍凝。見機抽

身，如若迅速，不過中寒受傷，仍可復原；稍不量力，勉強下降，一達冰層，上下四外

俱是寒氣重壓，再想逃生飛上，真是無望。尤其那玄陰極寒之氣，無形無聲，甚是陰毒，

暗中襲來，難於覺察。祇要有一絲侵入身上要穴，當時骨髓皆冰，通身凍硬。祇有兩件

法寶和各位前輩仙長所煉靈藥能使回生。但是受傷人由死入生，也許受盡楚毒，方能活

命。聽說這兩件法寶均在貴派手內，我二人想往凝碧仙府一遊，也爲見識此寶之故。如

此酷寒竟能禁受，雖然護身法寶神妙，諸位道友法力高強，已可想見，怎不叫人佩服呢！

此關已算過去，因發雷火太多，玄霙精氣幾全發泄於此，須俟它退盡，便可下往丹室盜

藥了。下陣雖然玄妙厲害，好在諸位道友機密已得，祇惜差着一人，我二人又不便代勞，

到時不免稍難，否則，此時便可算大功告成了。」

金蟬便問：「道友所說二寶，可是萬年溫玉與九天元陽尺？」二童答說：「正是此寶。」

金蟬說：「九天元陽尺，我們雖可隨時借用，乃淩真人所有。那塊萬年溫玉，開府之後

便落在英瓊師妹手裏，何不也取出一看？」英瓊笑說：「掌教師尊賜我此玉之後，當時

便被玉清大師背人向我借去。並說妖屍谷辰至今仍未忘情此寶，留在我手，此時在外行

道，寶光外映，易啓覬覦，諸多可慮，不如借她應用，暫代保存。我如要用，到時自會

送來。等幻波池建立，入居三年以後，再行交還，正是一舉兩便。我知她爲人謹慎，對

我同門又極盡心力相助，此舉必先得了師長默許，不然不會開口，便借與了她。事後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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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靈雲師姊，也說應借，師父不會見怪，所以不曾帶來。」二童先聽溫玉帶來，面上頓

現驚疑之色。及聽英瓊之言，方始面色復原。玄玉笑道：「我原說呢，如有此寶，別位

難說，這位李道友也不致同樣覺冷，爲玄霙精氣所阻了。」說時，癩姑知道易靜等五人

也不放心，早抽空暗用傳聲之法，略說以前經過。井中寒氣一收，上下通明，下面七人

言語行動，易靜全可聞見。知道二童所說陷空老祖用意，果是在此，此關渡過，底下雖

非勢如破竹，迎刃立解，必無過分險難之處，好生欣幸。因少一人入室取藥，重又傳聲

癩姑，到時見景生情，如實爲難，可令英瓊仗牟尼珠光之力代鎮主位。自己在上面拼冒

點險，本身仍守一元中宮主位，將元神遁出，飛降下陣去，代英瓊鎮守北方水宮，仍由

癩姑穿陣而下，去往丹室盜取靈藥。此策祇要三人動作靈敏，彼此呼應神速，得心應手，

必能成功無疑。癩姑雖覺稍微行險，但外無他法，也以爲然。

二人正在傳聲問答，地上如雲如絮的玄霙精氣已然退盡。衆人見那冰層所結地面，通體

堅厚渾成，並無一絲縫隙。大團雲絮一般的玄蠶精氣，分向四邊退下，到了挨近井壁之

外，堆積不動，漸漸減消，自然無迹。退完，冰面仍是完好。試收防身寶光，已和來此

飛行時氣候相近，祇沒上面和暖，知是冰層仍在之故。石生方問：「門戶何在？」也未

見二童行法施爲，忽然地面上冰層自然渙散，化作雲煙波動，宛如潮涌。眼看腳底由實

而虛，全地面變作一片雲海。衆人剛把遁光縱起，飛身雲上，靜待雲開下降，寒光、玄

玉二童忽向衆人舉手作別道：「諸位道友，好自爲之。少時戰門升上，可由右門穿進，

繞出左門。我二人再略施小技，門便隱去，寒氣全收，連四圍的玄陰神弩也並止住。由

此下降，直達下層陣地。此層與上層陣地不同，五方陣位全是虛的，中宮一元陣位正對

丹室入口。請諸位道友施展法力，相機行事。我二人要往霜華宮中覆命，且等將來凝碧

仙府再作良晤，此時恕不奉陪了。」

衆人方要搭話，二童說完，把手一揮，面前忽又深黑如漆。也祇瞬息之間，重又上下通

明，祇是腳底雲煙盡去，不留一絲痕跡。再看二童，已然不見。因是驟暗驟明，變滅至

疾，事出不意，連癩姑那麼高法力，都未看出那麼廣大深厚的一片雪層，連同二童是怎

麼隱去。祇金蟬一人神目異常，略看出二童手舉處，全井立比先前還黑。暗影中似見二

童也化作兩股白氣，與雲相合。同時微微覺到寒風颯然，由身側往下飄墮。緊跟着全井

上下重返光明，連人帶雲俱無了蹤影。衆人想到二童竟如此神通，方在駭異，低頭往下

一看，下面陣圖已然現出，相距當地約有百丈高下，一片五六丈方圓的雲絮，簇擁着一

座外觀圓形，內列六根合抱大柱，似亭非亭之物，由腳底緩緩升起，衆人連忙後退。那

亭外面銀光萬道，耀眼生花。內有青白二氣環繞六柱之間，一根主柱居中，五柱環繞於

外。亭外佈滿光氣，形似實體。一青一白，以主柱爲界，各不相混，每邊各有一個圓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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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柱之上現出「戰門」兩個朱書古篆。衆人已悟出「陰疑於陽必戰」的寓意，便照二童

所說戒備着，由右方圓洞門中緩緩飛進。

那門看去煙光並不深厚，至多不過丈許。等一進門，覺着內裏寒光閃閃，冷如寒冰，猛

覺身上一暖，人便飛出，計算程途，少說也有四五十丈。再一看那反面門戶，和正面差

不許多，祇是青白二色煙光左右互換，等繞飛進去，和右門快走完時情景一樣，充滿陽

和之氣。快過完時，身上忽又一冷，眼前一花，煙光盡杳，那戰門忽然隱去不見，祇人

在空中懸着。衆人連癩姑俱不知主人就着當地獨有的天時地利，加上法術運用，纔有此

種神妙設施。寒光、玄玉二童乃秉北極萬年冰雪之精而生，不過借用了兩個有根骨的形

體。丹井乃北極地軸中樞。陰陽二元真氣交戰相生之地，一切多是天造地設，再加法力

運用，便生出無上威力。初次見到，俱覺主人法術神奇，不可思議，所以行事異常謹慎，

終於成功而去。及至日後，笑和尚誤斬金姝、銀姝，二次來盜萬年續斷，被陷霜華宮疑

陣之內，如非神駝乙休趕來相援，幾遭不測，便因陷空島一切設施，多仗天時地利，深

知底細，輕視敵人之故。還是衆人小心翼翼，佔了便宜。這且不提。

衆人見戰門隱去，料已無事，祇等破完下陣，便可深入丹室取藥。一簣之功，成敗關頭，

在此一舉。又以寒氣全消，比起上面反更暖和，各自鼓起勇氣，振作精神，按照預計，

將應用法寶取出，準備停當，覷定下面五行五宮陣位分散開來，各人站定一方，一聲號

令，同時往下飛降。這時下面陣圖，因上陣一開，已全發動，與前大不相同。全陣四十

九個陰陽圈點齊射精光，五宮正位上各涌起一個不同的光柱，全陣都是五色煙光，明滅

變幻，勢如潮涌。休說最下層的丹室要地觀察不出，連金蟬專能透視雲霧的神目，也看

不到一寸地面，情勢嚴重已極。癩姑一人居中，率領金、石、英瓊、阿童等四人，把遁

光駕平，使五人高下如一，緩緩下降。降到離那五宮正位的五色光柱約有十丈，覺出光

焰有了上騰之勢。又是一聲號令，各自運用玄功，施展法力，放出防身寶光，不先不後，

一同往光柱上猛壓下去。那青、紅、黃、白、黑五根光柱，立即轟的一聲，同時光焰暴

漲，往上騰起，勢疾非常。仗着五人未入島宮以前便有詳密計算，再經過上層陣圖一番

經歷，上層主體五宮主位又被易靜等五人制住，下陣減去不少威力，所有陣中一切變化

生克微妙之處俱已洞悉無遺，所差祇是法力強弱之分。雖不能算勢如破竹，舉重若輕，

胸中已有成算，應付方法，下手步驟，俱安排好了。祇不過覺着主人法力太高，惟恐稍

有疏忽，變生不測，貽誤全局罷了。那五行光柱發生妙用，原在意中。全陣樞機，如不

上來便先制住，便要生出無窮變化。雖然知道破法，到底費事，祇要有些微不利，立即

僨事，故俱以全力施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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癩姑對付中宮一元主位，其關係更爲重要。一見中柱光焰熊熊欲昇，一面發令，急催遁

光加急下降；一面早把護身佛光移向腳底，化作一輪祥輝，電也似疾往下壓去。中央黃

色光柱剛往上疾昇，比原來高起不到兩丈，便喫佛光緊緊罩定，不能長大。癩姑手掐靈

訣，再一行法施爲，愈發受制，發出殷殷怒雷之聲，緩緩下降。癩姑見全陣最主要的一

元要樞所在之地已喫制住，一行五人不論如何，已無失陷之虞，心情爲之一寬。因下陣

受上陣反應，已全發動五宮制壓，法力最好均匀，無所偏重，將中央光柱壓制復了原位，

便不再往下壓。一看同行四人，英瓊是往北方水宮降落。除中央戊土是全陣命脈外，水

宮居北，獨得地利，先後天均有助益。便是主人佈設此陣時，也以此宮爲重。後天五行

變化，亦由此而生，其力最大。如換別人，還真不易制壓，偏巧被英瓊無心中擔承了去。

論起英瓊本身法力功候，雖比癩姑要差得多，但那粒牟尼珠卻正是癸水的剋星。

英瓊下時，又以自身法寶雖多，飛劍更是仙府奇珍，無如十有八九多是金質，陣下便是

元磁精氣所萃之地，恐被吸去，不但不敢妄用，爲防萬一，除紫郢仙劍神物通靈，與身

相合，自信無礙，凡是金質之寶，一齊收入妙一真人所賜法寶囊內，謹密封藏，以防失

落。所用以防身破法的，祇此一粒寶珠，心想：「此珠運用，全仗本身元靈智慧，心神

寧靜空靈，威力越大。自己所負使命，祇是隨同衆人，分別鎮制五宮陣位，陣中既無敵

人交鋒鬥法，又不要自己深下丹室取藥。反正無須動作，如用父親所賜禪功，以靜制動，

必然省力得多。」心中想好主意，也未向衆人說，便把寶珠放出，並默運玄功，盤坐其

上，由那一團祥光托住，緩緩下降。這牟尼珠神妙無窮，不可思議，加以英瓊運用玄功，

立即人與珠合爲一，快慢無不如意。英瓊知道五人最好同時下去，不要快慢不一，心念

一動，珠光立即加快下降，恰與癩姑等一般高低。最後英瓊落到水宮位上，癩姑落到土

宮位上。這樣一來，全陣兩個威力最大的陣位，便被二人制住了。

金蟬制壓東方木宮，本來也和英瓊一樣，恐用五金之寶爲元磁真氣所制，祇想用靈嶠三

仙所賜玉虎防身鎮壓。快下降時，俯視木宮方位上，見那根青色光柱光焰瑩瑩，翠潤欲

流，與前在碧雲塘所見的方瑛、元皓運用枯竹老人所設仙陣中的乙木神光一般鮮明，猛

觸靈機，暗忖：「元磁真氣深藏丹室以下，地肺之內，離此何止千丈，自己所用霹靂、

天嘯三劍，俱是本門真傳與身相合的仙府奇珍，怎會被它吸去？此陣由陰陽兩儀，化生

出先後天五行妙用。石生所制金宮陣位上，末根銀柱光焰一樣強盛，可知磁氣無礙，至

少也是鞭長莫及。天嘯劍乃七修劍中第一口，古仙人採取西方金精百鍊之寶，現成的以

金克木，爲何不用？」念頭一轉，將天嘯劍取出，試一運用，果無絲毫警兆，心中越定。

正好癩姑先後發令，便劍寶齊施，隨同飛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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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也真巧，這五行神咒各有各的妙用。中央土宮一元主位，是喫癩姑施展全副法力制住。

水宮神柱，又遇見一粒牟尼珠剋星，不等生出變化，已受了制。木宮本位，喫金蟬見景

生情，無心中放出一件太白金精之寶，又是一個本命剋星。那青色光柱，因金蟬壓同下

降時心裏仍在尋思真金克木的妙用，本心又是用以防備萬一，不想破壞，劍光雖已放出，

祇在上面，並未使與乙木相觸。當時事機神速，怎容心生他念，稍一疏神，降得便落後

了些。可是下餘四人均已各制一宮，同時復了原位。光柱高下略有參差，五行失位，立

即生出強烈變化。金蟬正降之間，瞥見癩姑等四人已各壓着各宮光柱，復了原位，自己

還差兩三丈高不曾復原，不禁慚愧，想要加急下降。就這轉念瞬息之間，猛覺腳底乙木

神光突轉強盛，力大非常，竟有往上衝起之勢，簡直壓制不下。還不知是因自己降得稍

緩，乙木失位所生反應，祇疑自己法力不濟，法寶不如衆人之故。忙運玄功，指定寶光，

強壓下降。哪知乙木神光越發強烈，金、水、火、土四宮陣位上雷鳴風吼之聲又一助威，

聲勢更是驚人。心中一急，未容轉念，下面已是雲光浩蕩，佈滿全陣。乙木光柱略一停

頓，改降爲昇，逆行向上，與行法人相持不下。緊跟着轟的一聲，那些五色雲光一齊飛

騰，怒濤電射，向金蟬湧來。

當時情勢又險又快，連轉念的工夫都沒有，眼看全陣均要生出變化。總算數中有救，就

在下面雲光上激之際，金蟬見乙木神光壓制不住，反倒往上逆行，一時手忙腳亂，那天

嘯劍光原由左手指定，情急無計，隨手往下一指。本心是見乙木神光這等神奇，並不敢

斷定此光能遂初意，還想另取法寶。哪知這時乙木威力剛剛開始發動，此劍發得正是時

候。稍遲一會兒，乙木妙用發揮，其餘四宮也被牽動，乙木一得南方丙火之助，再有十

口飛劍也難制服了。那天嘯劍乃仙府奇珍，神物通靈，又具剋制之妙，先喫金蟬指定，

在上方有力難施，一經放下，立化一道金虹向乙木光柱環繞上去，纔圍了一圈，木光威

勢立減。下面雲光本正騰起，相隔金蟬不過丈許，乙木勢子一衰，便自停住，緩緩往下

沉去。金蟬看出形勢危急，又急又愧，一面指揮飛劍，心仍不放。等把囊中法寶取出，

那乙木光柱已經收勢，在劍光運繞、玉虎寶光鎮壓之下安然下降。知是自己先前疏忽落

後所致，趕緊運用玄功法力，壓制木光，速復原位，滿陣雲光也都退復了原，心纔放定。

這還是土、水、金、火四宮被癩姑、英瓊、石生、阿童四人降復了原位，一見變生倉猝，

各以全力強行壓制，祇是鬱怒莫宣，發出雷鳴風吼之聲，不能速相呼應；而乙木妙用尚

未發揮十之一二，事情起止均速，未等牽動全局，便歸寧息。如若金蟬稍差一步，事前

再沒把天嘯劍放出，一宮失位，起了逆應，逐漸相生，不消片時，五行一齊發動，成敗

就不可知了。石生制的是西方金宮，阿童制的是南方火宮。石生用那三角金牌，以金制

金，巧合先後天妙用；而阿童的佛光又是火的對頭，因此，俱都安然無事。祇因金蟬疏

忽，生出變故，所分守的陣位受了感應，一齊震動，同受了一場虛驚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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癩姑見五陣神柱俱已復原，十九不致再有變故。祇是陣圖順序變化以後，上下十人各要

鎮守原位，分出一人下到井底陣室之內取那萬年續斷，卻是一個難題。想了想，祇得姑

照適纔易靜所說，且把陣圖引動，等到變化完畢，現出丹井，再作計較。隨即告知金、

石諸人謹守原位，一任生出甚麼變化，不去理它，到了入井取藥之時，看出何人能代自

己守這主位，再行告知。又令英瓊加意運用，看準飛越南宮之間的躥度和通行之法，先

做一個準備，以免萬一誤解禁制，入了埋伏，轉生波折。癩姑原因到了下面看出北方水

宮重要，英瓊不能離開，雖照易靜之言叮囑，並未定準英瓊代替自己。可是別人功力雖

比英瓊較深，所用法寶如若以之坐鎮，還不如她。一面施展法力，發出乙木神雷，和上

陣一樣，故意將陣勢引動。這上下兩陣一正一反，下面陣勢一被引動，上陣受了反應，

也同時生出許多妙用。先前中間隔有戰門和極厚冰層，不能看到下面陣勢，祇聽風雷交

鳴之聲甚烈。這時仰觀俯視，全能看見，纔知這一發動，不特下陣有無邊妙用，便上陣

也平添若干威力。雖然宮中機密已然參透，不致失陷，但威力如此強大，呼應如此緊密，

卻出意外。照此情形，上下十人正好把兩陣制住，同退則可，若獨自抽身，五行有一失

馭，立生鉅變。並且那丹室正在土宮之上，丹井最深之處被元磁真氣托住，浮沉不定，

與下陣又有聯繫，息息相通，也須格外小心，簡直任誰也無法分身。

癩姑和易靜二人一上一下，心正愁急，那陣勢已喫法術引動，相次轉變。先前上陣五行

反克而後相生，發之於外，祇把五行正位鎮住，便可無事。下陣卻大不同，五行順生，

發自各宮陣位之上，卻由宮外生出逆應。每值本宮位上發出威力，那五根光柱便射出萬

道精光。五宮正位以外的五色雲光，也各按五行生剋，現出無數金刀、巨木、烈火、洪

水、黃塵，山崩濤涌，衝壓上來。一陰一陽，互相交戰，雲光摩蕩，激涌如潮，電叱霆

奔，萬雷怒震，令人目眩神搖。聲勢之猛烈，比起上陣還勝十倍。好幾次，看去都似要

反客爲主，所守陣位眼看要被外五行壓倒，鎮守五宮正位的人也將連帶受害，形勢險極。

這時無論何人，祇要伸手抵禦，立被侵入。正反五行陰陽交會，合而爲一，生出無上威

力，再想破陣，非但艱難，一個不巧，還將丹井底下的元磁真氣引動。這地極渾茫元精

之氣，就非易靜等十人所能制服，縱能脫身出險，也前功盡棄，取藥也無望了。幸而有

二人俱是深明陣法，又得主人事先泄機，先將全圖變化，借着兩桌筵席現出，愈發恍然

大悟。深悉此陣一陰一陽，自爲消長，一切變化均由暗藏無形的元始宮位上發出。下陣

中心祇是土宮正位，與上陣不同，須等四十九個變化相繼變過，完了一週，元始宮位自

行現出，仍合大衍之數，全陣便即靜止不動，不復爲害。祇看到時能否分人下去便了。

上下十人，各自鎮攝心神，守定本宮，一任陣勢生克變化，全不搖動，形勢雖然艱險，

並未生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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眼看四十九次變化將完，到了末次，五宮四外突生出四十幾根光柱，矗立陣中，比宮位

上光柱略小，各射出青白二色奇光，照耀全陣，易靜在上陣俯視下方陣圖變化，這許多

青白光柱一現，猛覺出衆人光柱都是圓形，各宮方向間隔俱不差分毫，惟獨癩姑所鎮制

的中央土宮作大半圓形，位置也略偏前數尺，所立之處並不居中，正對自己腳底。因中

宮光柱獨大，光華又強，陣圖頗廣，青白光柱未現之前，全陣雲光浩蕩，相去數百丈，

不曾發覺。這時光柱一多兩儀、四象、八卦、九宮界列整齊，又以陣圖變化，丹室入口

不曾現出，心中奇怪。再留意一觀察，纔看出來，覺那中宮光柱分明缺着小半面，非補

成正圓不能居中。情知有異，忙即傳聲告知。

癩姑聞聲，細一觀察，那光柱此時約有一丈粗細，果有一面缺着一個月牙形不曾補圓，

懷疑與下陣丹室的入口有關。那青白光柱出現也祇半盞茶時，本來分列雲光之中，急轉

如飛，轉了一陣，忽然一陣移動，順着五官躔度，穿梭也似飆輪電馭，往復飛馳。最後

越轉越急，忽朝中宮黃柱急撞上來，精芒強烈，耀目難睜，又夾着風雷轟隆之聲，聲勢

之險惡，真無倫比。連癩姑雖是法力高強，心有成竹，也被嚇了一跳。初意和先前五行

自相生克變滅一樣，兩下裏一接即退，沒想到這次竟是真個擠撞上來，驟出意料，連轉

念的工夫都沒有。金、石等四人見狀大驚，以爲變出非常，吉凶莫測，單這一震之威，

已是難當，誰知青白光柱未撞以前，聲勢這等猛惡。這一撞上去，反似水乳交融，悄無

聲息。再定睛一看，當中光柱光華連連明滅，閃變了幾次，變成了一個兩丈大小的太極

圓形，半青半黃，中間彎彎曲曲界着一條白線。纔知元始宮位乃是一個太極，好生驚異

不迭。

癩姑見數十根光柱一齊壓到，那是何等力量，自己鎮壓其上，隻眼底一花，並無別的感

覺。跟着現出一個太極圓形，精光流走，左右迴旋，每邊各有一個三尺大小的圓眼也是

一青一黃，正反易色。隨着青黃二光迴旋明滅不已，青白光柱與土宮光柱一合，自然加

大了些，先前那小半邊的月牙形也便圓滿，恰好位居正中，一絲也不偏倚。知道丹室就

在這中央元始宮位光柱之下，太極圖中兩邊圓眼，便是入口。無奈這時全宮雲光雜沓，

變幻無端，那五根光柱霞輝奪目，勢越強烈。五人鎮壓其上，毫無變動，看去彷彿平靜

莊嚴，矗立雲浪光波之中，毫無異狀。稍微疏神，立發出無限威力，往上騰起，同時精

芒如雨，四下飛射，跟着風雷大作。一宮失制，其餘四宮相繼響應，所壓光柱各自上騰。

五人忙各運用玄功法寶極力鎮壓時，這五行光柱消長盈虛，息息相關，這一宮光柱剛強

力鎮壓下去，那一宮的光柱又復涌上；等把後起這一宮強用法寶之力壓下，先壓下的那

一宮又生出反應，往上高起。尚幸五人功候雖各不同，所用法寶均具極大威力。而那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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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光柱雖然互相生化，牽一髮而動全身，其應如響，但是非有一宮潰決，不可複製，始

能發出那全般妙用。衆人防備甚嚴，偶一疏忽，當時警覺，立以全力鎮壓，未等到暴長

分裂的境地便自制住。而水宮最要之地，又在英瓊鎮制之下，正照乃父李寧所傳禪功，

在上打坐入定。下餘四宮，盡管變化震動，水宮黑柱在珠光鎮壓籠罩之下，始終如一，

無力反應，這要減去大半威力。祇不過金、木、火、土四柱互爲低昂，使四人飽受虛驚，

費了許多氣力，終仍無事。

此事起因原出在木宮位上，除英瓊所守水宮外，金、火、土三宮全受波及。中央土宮又

是元始宮位，力更強大，連癩姑也幾乎鎮壓不下。後來癩姑見這四根光柱此消彼長，老

是高下參差，不能復原，漸漸省悟。易靜又在上陣傳聲指點。纔囑金、石、阿童三人制

壓之時不可太猛，等長起時，一半隨勢上昇，祇不令其過高，到了上長之勢較衰，再緩

緩往下壓去。那受反應的三根光柱，勢必相繼呼應上長。各人相準四柱高下差不許多，

然後各施全力，比準平度，一同沉穩下壓。說起來雖易，行時卻難。那四根光柱此降彼

昇，不易均平，稍微失當，又須再來。當初生變故時，各人心神慌亂，祇顧自己，以致

越壓制，反應之力越強，幾乎不可複製。這一來，總算得了機樞，不再似前匆遽。幾次

過去，漸漸高下相差無幾，抗力也減退了些。但仍費了不少心力，好容易纔調整平匀，

緩緩壓復了原位。似此情形，如何能再分人下入丹室？英瓊更是關係最重，不能離開。

這下陣自從元始宮位一現，比較寧靜，祇要不疏神失守，便不再生變化。上陣卻正與相

反，陣勢重又變化轉動，較前尤盛，更是難於分身。上下又相持了個把時辰，無計可施。

易靜焦急之下，正想甄、易弟兄四人各仗防身法寶加緊戒備，守定宮位。自己拼犯奇險，

在陣位上入定，把師傳七寶全施出來護着原身，以作鎮壓中宮一元正位之用；同時運用

元神飛出，直下丹室，取了靈藥，便自飛上。好歹也應了先時和主人所說的大話，免得

功虧一簣，爲人所笑。主意打定，正待傳聲發令，忽見一幢七八尺上下的銀光，內裏裹

着一道青光、一條人影，電也似疾由西南方金、火二宮相對的殺門位上飛進陣來。以爲

是主人知道自己爲難，特命門人來此相助。於是暫息前念，欲等來人相見，問明之後，

再作計較。嗣見那青白光華進陣以後，並不向自己飛來，竟順着五行九宮躔度滿陣繞行

飛馳，其疾如電。不消半盞茶時，全陣已被繞了十之七八，五宮正位已穿行了四方，好

似深悉陣法微妙，宛如輕車熟路，行若無事之狀。方疑此陣已然發動，所以來人必須走

完全陣，始達中宮一元正位相見。心正尋思，晃眼那幢青白光華已將全陣五行宮位繞完，

到了自己所守的中宮一元正位之下。因光華強烈，內外輝映，精芒電射，飛行神速，急

切間看不清切來人相貌。自覺所料不差，正待發出招呼，那青白光華忽似流星飛墮，直

往下陣元始宮位上射去。光中人影一閃，彷彿和癩姑說了一句話，因上下相隔數百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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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出不意，未曾細心諦聽，也未聽出說的甚麼話。同時那幢青白光華正向太極圖左邊青

光圓眼之中投去，一閃不見。欲知後事如何，且看下文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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